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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预拼接”只是瓷器修复工作
的开始。“碎片长时间埋在土里，断裂的
茬口上会附着一层厚厚的土锈，必须清
洗干净。”郝叶兴先往茬口上涂抹一层
酒精溶液，右手紧握手术刀，小心地用
刀刃一点点喀嚓，把土锈刮下来。有些
碎片很小，非常不好拿，稍不留神就会
割破手指。

接下来，又一个难题接踵而来。绣
墩拼接出上、下两部分，但是中部缺失
很严重，郝叶兴一度以为这件器物的

上、下两部分无法连接。靠着极度的耐
心和修复专家的指导，修复团队终于找
到上下两个部分的连接点，确定了绣墩
的高度。

缺失的部分用树脂、石膏等材料补
配，再经过找平、做色、绘纹饰、上釉等
一系列工序，青花缠枝莲绣墩修复成品
展现在大家面前。艰苦的修复过程，让
郝叶兴亲身体会到文物修复工作者的
不容易。

“这不仅仅是一件文物的修复，而

是文化的修复过程。”郝叶兴说，文物作
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
贵的精神财富，文物修复的“复”和文化
复兴的“复”是同一个字，修复文物也是
文化复兴的体现。

自“修复 1860”项目启动以来，郝叶
兴已累计修复 5件文物，如今青花缠枝
莲绣墩正在圆明园正觉寺展出。他希
望每一次的文物修复都能是一次鼓舞，
让国人建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让文
物活起来。

1 碎片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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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叶兴是海淀区圆
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
究中心的一名“95后”
科员，迄今已修复5件
瓷器。亲手参与修复的
一件体量最大的文物是
青花缠枝莲绣墩，历时
半个月，完成132片碎
片“拼图”，让湮没于岁
月的辉煌在当代重生。
他常年奔波在圆明园周
边的各个拆迁区域，肩
负起历史重任，让流散
文物“回家”。

郝叶兴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打小
就喜欢游故宫、逛首博，是个十足的“文物
迷”。他喜欢在报纸上收集各大博物馆的
新闻动态，只要有新展推出，都会第一时间
跑到现场“先睹为快”。在他眼中，文物是
历史的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考大学时，郝叶兴果断填报了文物与
博物馆专业，跟着导师学考古，毕业后如愿
进入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

入职不久，郝叶兴就碰到了圆明园近
年来最有系统性、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保
护修复项目——“修复 1860”。

圆明园曾被称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
范”，这座“万园之园”不仅有令人惊叹的雄
伟建筑，还收藏有大量珍贵的文物。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将当
时园内能带走的物品都带走了，像瓷器这
种体量比较大的，不易搬运的就打碎。在
很多人眼中，如今的圆明园只剩下残垣断
壁，但实际上圆明园地下埋藏着很多不为
人知的遗址和文物。”郝叶兴说，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圆明园不断推进考古工作，遗
址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瓷器、琉璃、石
构件等。不过，圆明园出土的瓷器无一是
完整的，目前瓷器碎片已有 10万多片。

圆明园“修复 1860”项目主要针对这 10
万多片瓷器碎片进行修复，让破碎的文物
完整重现在大众面前。每一片瓷器碎片都
是历史的“亲证者”，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
郝叶兴开始修复人生中第一件真正的历史
文物青花缠枝莲绣墩。

“足足有 132片！”给瓷器碎片逐一标号
后，郝叶兴长吸一口气。郝叶兴查过资料，
这件绣墩体量很大，打碎前高度近半米、直
径约 40厘米，但眼前的碎片很小，有的只有
指甲盖儿那么大。

郝叶兴参与修复时，残片已经从上万
片瓷片中挑选整理出来了，即使这样，让
132片碎片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也不是件容
易的事。

“说实话，刚开始接触时，很蒙！”郝叶
兴说，上大学时，他学习过瓷器修复的流
程，知道可能会用到的工具，但这都是纸上
谈兵，从没上过手。面对一地碎瓷片，仍然
感到无从下手。

修复专家看到了郝叶兴的无措，于是
指导他要根据碎片的纹饰、弧度、裂痕形
状，把能确定的、彼此相靠的碎片拼在一
起，用纸胶带粘上，这个过程称为“预拼
接”。

郝叶兴弯腰盘坐在地上，从瓷器碎片
堆中取出一枚碎片和手中的碎片仔细比
对。如果花纹不太匹配，就再选一枚……

“难度比拼图大多了！时间长了会感
到眼花缭乱，瓷器碎片‘预拼接’环节非常
磨人性子。”郝叶兴说。

因为长期摸取瓷器碎片，这位
“95后”小伙子的手指已经有些粗糙
了，有时还会被划伤，可一旦找到几
枚相邻的瓷器碎片，与那个兴奋劲儿
相比较，这些小苦头根本不算什么。

经过不断比对、反复尝试，花了 4
天工夫，郝叶兴终于和科室成员们拼
凑出绣墩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各
自轮廓。

然而，不是每一次文物修复都
能成功。

圆明园曾挖掘出土一件云龙
纹花插，不仅器形特殊，而且是圆
明园为数不多的道光年间器物，历
史和艺术价值大。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已经
找遍了库存，也没能找出足够的碎
片，更无法找到可靠的历史资料和
图片参照来判断花插的原貌。

“我们不知道花插上半部到底
有几个孔，缺乏关键部位碎片，使
修复任务很难完成。”郝叶兴说，基
于尊重历史和文物修复的真实性
原则，文物修复团队最后决定保持
它的残缺原状。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修复，

更在于传承，有时候保留文物‘残
缺的美’，才是让文物真正活起
来。”郝叶兴说，这是圆明园管理处
文物考古研究中心每个人的共识。

在实践中，郝叶兴不断锻炼着
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不断
扩大视野，完善知识体系，学习补
配、打磨、作色、上釉等环节，目前
已经能够独立完整修复一件瓷器。

“圆明园中有处遗址名为‘舍
卫城’，它是圆明园内一处城池式
的寺庙建筑群。”郝叶兴说，如今

“舍卫城”仅残存三面城墙的夯土
芯及部分城砖。“因为这种瓷器造
型特殊、纹饰特殊，修复难度较高，
也更具挑战性，他们修复了 4件与
佛教有关的瓷器。”

3文物价值在于传承

郝叶兴不仅在圆明园修文物，还是文物
“追宝人”。工作 5年来，他多次参与流散文
物回收，让更多的圆明园文物“回家”。

自上世纪 80年代初北京市海淀区圆明
园管理处成立开始，寻找流散文物工作在持
续进行，调查征集、登记造册，与存留流散文
物单位积极协商，圆明园管理处始终全力促
成遗失在外的文物回归。

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北墙和南墙边，有
两道“文物长城”，整块的条石依次平铺摆开，
不规则的青砖和虎皮石堆砌成半米高的石
墙，这些都是圆明园近年来追回的流散文物。

圆明园的文物怎么流散到了民间？据介
绍，曾经看守圆明园的太监疏于管理，甚至监
守自盗，造成了大量文物丢失。这其中，有大
批珍贵石料被当时的官员、奸商以及后来的
军阀运走流散。

到了清末后期，一些没有固定住所的百
姓就搬进圆明园居住，就地取材盖房子，专挑
条石、虎皮石、青砖来用，支撑海晏堂、远瀛观
的条石和青砖就曾被撬走。圆明园周边的福
缘门、一亩园、水磨、二河开等地区，很多老房
子都存有圆明园当年的流散文物。

近年来，海淀区加快“三山五园”历史文
化景区建设，圆明园周边地区陆续拆迁腾
退。一听说附近有村子拆迁，郝叶兴和同事
们就要赶过去走访。忙的时候，一年当中有
近半时间都在四处奔波，寻觅圆明园的“宝
贝”。

一开始，郝叶兴和同事们仔细寻觅地表
看得见的砖瓦石块，但随着拆迁工作的推进，
有很多地块已被推平，不少石块埋藏地下，郝
叶兴就会“掘地三尺”。很多文物上方都覆盖
着一两米厚的渣土，他们甚至从深达 4米的
地下挖出条石。

考虑到大型挖掘机械会破坏文物，郝叶
兴和同事们就用传统的人工方法，用铁锹、
锤、镐、撬棍、绳子，将深埋地基中的圆明园文
物刨出来，运回圆明园。

漂泊百余年，一朝回故园。流散文物的
顺利回归，始终离不开圆明园“追宝人”的不
懈努力。

几年来，郝叶兴与同事从这些拆迁
区域“抢救性”回收的戳记砖、雕花构
件、抱鼓石等珍贵文物达上万件。

去年 5月，一场大雨过后，圆明园
长春园宫门附近的外围墙有砖石掉落，
工作人员便用回收来的老砖去修补，让
这些流散文物重新焕发新生。

据《北京青年报》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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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5后后””让圆明园碎宝重圆让圆明园碎宝重圆


